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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湖鸟王”：用镜头为高原精灵“代言”

　　认识葛玉修的
时候，是在大约 20
年前。那时，作为一
名关注生态环保的
记者，我们把目光
频 频 投 向 了 青 海
湖——— 那里的大天
鹅、普氏原羚等，让
我们从一名新闻记
者的角度，真切地
感受到青海湖不只
是一片辽阔壮美的
水域，还有着更丰
富而灵动的内涵。
　 　 那 时 的 葛 玉
修，脸被晒得黑黑
的，总是扛着个三
脚架，背着照相机，
跟人说起话来，是
一口带着乡音、不
太标准的普通话，
脸上始终挂着憨厚
的笑容。
　　在青海，葛玉
修是个名人。他的
名气因拍鸟而起，
直至拍成了“青海
湖鸟王”。后来，他拍青海湖的旗舰
物种普氏原羚，又拍成了“中华对角
羚代言人”。
　　葛玉修是一个有爱的人。他无
论是拍鸟还是拍兽，都赋予它们人
类的情感。那毛茸茸破壳而出的小
斑头雁，精心育雏的鸟爸鸟妈，对爱
情忠贞的黑颈鹤，在他的镜头语言
里都显得与众不同。
　　在不断深入的拍摄中，葛玉修
转而为这些鸟兽堪忧的生存状况奋
笔疾书，奔走呼吁。在这个过程中，
他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热爱大自然、
倡导生态环保理念的人，一个为了
理想而执着追求的人。
　　生逢伟大的时代，葛玉修因生
态摄影而成名。各种荣誉加身，各
路媒体采访，事迹见诸全国大小报
端，频频登上电视，其中多次做客
央视。
　　他赢得荣誉，享受着荣誉，也因
此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人。有人说，
你上电视上一次就行了，怎么还老
上？老葛说：“上电视是对我的肯定，
是进一步做生态环保的动力，但同
时也是压力，让我做得更好。”他认
为生态环保的理念需要媒体来传
播，而为了宣传生态环保理念，他愿
意身体力行。
　　葛玉修是一个成功的人。他勤
奋，能吃苦，肯钻研，为人谦逊、热
情，永远保持着一颗上进、纯真的
心，闪耀着温暖的人性光辉。无论做
什么，他都用心、用情、用力。
　　从一个个“小豆腐块”“小火柴
盒”，到一篇篇新闻稿件、一幅幅新
闻图片，甚至 40 年前的简报、稿费
单，他都粘贴得方方正正，保存得完
完整整。仅翻阅他那些剪贴本，就能
感受到一个厚重、丰富、沉甸甸的
人生。
　　他一直秉持一颗感恩的心。葛
玉修将自己的成名归结为“天时、
地利、人和”。“天时”，因为他生逢
一个生态文明的时代；“地利”，他
来自山东，从黄河入海口来到了发
源地，而青海是野生动物的乐园、
生物多样性的沃土，他总是说“拍
野生动物成就了我”；还有“人和”，
他说“我还遇到了太多好人。从一
个农村孩子一路走来，有太多好人
的帮助”。
　　采访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时
隔 10 多年，对葛玉修一次更深入的采
访，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比如敬业，比
如坚持。
　　一晃间，老葛已近古稀之年。可
他显得依然年轻，依然是那个讲起
生态环保、生态摄影就眉飞色舞、口
若悬河的人，依然是那个背起相机
就像冲锋的战士那样义无反顾、勇
往直前的人。
　　他是一个热爱自然的人，是一
个热爱生态环保的人，是一个酷爱
摄影的人，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因为热爱，所以年轻。
　　葛玉修做生态环保，把业余做
成了专业，做成了一生最成功的事
业。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自己的本
职工作并没有偏废，而是做得同样
出色。这不更值得学习吗？
   (本报记者吕雪莉、周盛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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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周盛盛、吕雪莉

　　轻风拂过，青海湖碧波荡漾，湖
水轻拍湖岸，一群水鸟在驻足嬉戏。
　　肩扛照相机、手提三脚架，葛玉
修步履轻快地走近。他麻利地打开三
脚架、调试好相机，将镜头锁定那群
水鸟……看那轻快矫捷的身影，谁能
想到，他已年近古稀。
　　葛玉修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开始从事生态摄影，至今已 27 年。深
入青海湖 200 多次、三江源 25 次、可
可西里无人区 15 次，这是他多年来
生态摄影的“行程单”；掉进冰窟窿、
遭遇狼群、陷进沼泽地，历经艰险拍
摄的近 20 万幅生态环保主题照片，
是他摄影生涯的“成绩单”。
　　他是“青海湖鸟王”，是“中华对
角羚代言人”。从一名爱写爱拍的通
讯员，到专心从事生态摄影，又进而
为野生动物保护奔走呐喊，葛玉修的
人生经历充满传奇。

菜窖里“走出”的摄影师

　　 1970 年，17 岁的葛玉修在老家
山东曹县参军入伍，坐了两天两夜的

“闷罐车”来到青海西宁。在军营中，
他第一次接触照相机。
　　“当时我们通信处有一台海鸥牌
的双镜头相机，现在看来已经是老物
件了，但在当时还是个新鲜玩意儿。”
葛玉修说。刚接触相机的新鲜感促使
他开始自学摄影。他找来报纸、画册、
杂志，学习构图、光线运用和拍摄
角度。
　　“显影剂 3 克到 3.5 克、无水亚
硫 酸 钠 4 5 克、6 0 摄 氏 度 的 热 水
1000 克……”经过学习和摸索，葛玉
修掌握了冲洗照片的技巧。那时，连
队没有专门的暗室，葛玉修就将设备
带到连队菜窖里，打着手电筒，用军
帽遮着，透出绿色的光来冲洗照片。
显影、冲洗、定影，往往就是两三个
小时。
　　“在堆满萝卜、白菜、土豆的地窖
里冲洗照片，现在想来也是一段难忘
的时光。”葛玉修说。
　　也正是地窖中的这段时光，让葛
玉修在摄影中获得了最初的满足感。
因为整晚泡在菜窖里，他被战友们戏
称为“菜窖里的摄影家”。
　　“我们连队上报纸了，还是头
版！”1982 年 5 月的一个下午，一名
战友拿来当日的《青海日报》，报纸头
版清晰地印着葛玉修拍摄的一张照
片。葛玉修定睛一看，原来是两天前
拍摄的战士出黑板报的照片。“这在
当时对我们连队来说可是个大事儿，
大家伙儿都很自豪。”这给了他莫大
的鼓励，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不但自
己学着拍，还经常追到报社找编辑
请教。

  从“青海湖鸟王”到“中

华对角羚代言人”

　　 1995 年 5 月的一天，已转业至
地方工作的葛玉修第一次来到素有

“高原蓝宝石”之称的青海湖，碧水蓝
天、万鸟欢歌的场景让他十分震撼。
　　“我在山东老家只见过麻雀、老
鹰、鹌鹑，到了青海湖，成群的斑头
雁、鸬鹚、大天鹅就在眼前盘旋，那种
震撼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第一次
看到斑头雁、棕头鸥，和青海湖蛋岛
上遍地的鸟蛋，漫天翻飞的鸟儿好似
盛开的花朵。“那么美，令人窒息。”
　　“鸟儿是空中的花朵、飞行的影
幻，因为美丽而存在。”葛玉修用这样
的诗句形容他镜头里的“空中精灵”。
一次机缘巧合，他去青海湖西南水域
的三块石岛拍鸟，在那里一个人待了
7 天。三块石是一座水中孤岛，在海拔
3000 多米、一望无际的高原湖泊中，
仿若大海中的一叶孤舟。那里气候瞬
息万变，时而艳阳高照，时而狂风大
作、大雨倾盆。当晚，葛玉修就遭遇了
一场暴风雨，不仅帐篷全湿了，连带
去的干粮都被水冲跑，只剩一袋甘蓝
可供充饥。就在他感叹“山重水复疑
无路”之际，岸边漂来一个大西瓜，原
来是夜里下大雨被冲走的西瓜又漂
了回来。
　　那时没有手机，三块石上也没有
信号，他在岛上过了 7 天与世隔绝的
日子。只有鸟儿和他朝夕相伴，特别
是那些刚出壳、毛茸茸的小斑头雁成
了他的亲密伙伴和“跟班”。他用仅剩
的甘蓝叶子喂这些可爱的小家伙，小
雁们也对他产生了依恋。在离开三块
石时，小雁们跟着小船追了很远……
这些都一一定格在他的镜头里，也深

深印在他心里。
　　在葛玉修眼中，青海湖的这些鸟
类都是有灵性、有情感的，这在他的
摄影作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他的
镜头里，黑颈鹤形态优美、棕头鸥目
光如炬、大天鹅优雅高贵、小斑头雁
呆萌可爱……一幅幅照片栩栩如生，
照片上的鸟儿仿佛在对着镜头诉说
着自己的故事。
　　葛玉修的镜头里，除了鸟儿的美
丽与灵动，更有自然生灵在严酷自然
环境中的生之烦恼、死之伤痛。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有人在青
海湖盗猎鸟类、偷捡鸟蛋，这对鸟类
伤害很大。”为了引起社会对青海湖
鸟类的关注和保护，葛玉修在自己拍
摄的众多照片中精挑细选、组合，进
而赋予它们深刻的内涵。组照《还我
家园》中，鸟儿有的受伤、有的断肢；
其中一张照片里，一只鱼鸥在蓝天下
大张着嘴，照片被取名为《呐喊》。此
后，葛玉修多次拍摄反映青海湖鸟类
生存状况的照片，并以拟人化的角度
和手法拍摄、表达，如《婚恋变奏曲》

《鸟爱三题：相亲、相爱、相随》等系列
组照，引发读者共鸣。这些栩栩如生
的画面也为他赢得“青海湖鸟王”的
称号，并荣获青海省第五届文学艺术
创作奖。
　　 1997 年 11 月下旬，葛玉修在和
朋友去青海湖布哈河口拍摄天鹅的
途中，抓拍到了一群褐黄色的动物，

“它们排成一线在草地上奔跑，白色
的臀部像一朵朵白莲花跳跃在草原
上”。后来得知，那是青海湖特有的动
物——— 普氏原羚，野生动物专家称它

“比大熊猫还珍贵”。

　　从此，普氏原羚成为葛玉修的又
一个牵挂。他查找各种资料、遍访当
地牧民、请教专家学者，以第一人称
的手法写出《救救我吧——— 普氏原羚
的呐喊》一文，向人们讲述了普氏原
羚的生存状况。鉴于普氏原羚是中国
特有物种，再加上它独特的外貌特
征，葛玉修还给它起了个中国名———

“中华对角羚”，因此他又被称作“中
华对角羚代言人”。

  “摄影师要学会敬畏镜

头中的生灵”

　　“老葛为了拍照片简直不要命！”
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
局长张德海打趣地说。过去 20 多年
中，他与葛玉修一起经历过多次惊险
的拍摄。
　　在青海湖泉湾，两个人为拍大天
鹅同时掉进了冰窟窿；在海拔 5000
多米的黄河源头约古宗列，两人一起
挑战生命极限；为拍普氏原羚，他们
还险些被狼群袭击……
　　“我从镜头中不仅看到了青藏高
原天地之壮美，也看到了雪线在上
升、湖面在萎缩、草原在退化……生
存环境的恶化会直接威胁野生动物
的生命。”葛玉修动情地说，所有生物
都是平等的，越是脆弱的物种，越需
要人类去精心守护。
　　“摄影师要学会敬畏镜头中的生
灵，不能成为一个蛮横的‘入侵者’！”
一些摄影师为了拍摄富有动感的野
生动物照片，有时会采用“惊扰追赶
拍摄法”，要么用喇叭和音响刺激，要
么驾车穷追猛赶。在原本缺氧的高

原，盲目惊扰或长时间驱车追拍野生
动物，经常造成它们受惊吓死亡或因
过度疲劳而毙命。
　　“生态摄影师首先应该是环保主
义者，被拍摄的动物是真正的主人。
只有在没有外界干扰的自然状态下
拍摄的动物图片，才是真正的好作
品。”在葛玉修眼中，摄影师应当和野
生动物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对拍摄
主体最起码的尊重，更是拍摄者应有
的职业操守。正因如此，野性十足的
野牦牛在他的镜头中却总是那样的
温顺安静。

“保护野生动物，没有终点”

　　“我在部队、银行、银监局等多个
单位干过，岗位在变，唯有摄影一直
在坚持。相对本职工作，在摄影这件
事上，我算是‘不务正业’了。”葛玉修
常常自我调侃。话虽这么说，可是他
的本职工作不仅没有落下，还干得有
声有色。“走到哪，响到哪！”身边的很
多同事和朋友这样评价他。
　　而在摄影生涯中，葛玉修更是屡
获殊荣。
　　野生动物的照片是等出来的、熬
出来的。雨后彩虹下的万鸟翔集，可
可西里日月同辉背景中挺拔的藏羚
羊，荒野中温顺敦厚的野牦牛，湿地
草丛间悠然漫步的黑颈鹤……能够
拍摄到这些可遇不可求的景象，既是
自然的眷顾，又何尝不是他勤奋努
力、孜孜以求的结果？
　　“摄影是我最大的爱好，要想在
不耽搁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做好生态
摄影，我就必须付出更多。有人说我

是自讨苦吃，但我是乐在其中的。”
葛玉修说。
　　“唯有了解，我们才会关心；唯
有关心，我们才会采取行动；唯有
行动，生命才会有希望。”英国生物
学家珍·古道尔的话给了葛玉修启
示：仅仅在报刊上发表图片、文章
还不够，还要走到学校、机关、牧民
家里去宣讲。“一棵树摇动另一棵
树，一片云推动另一片云。”
　　为此，葛玉修将自己拍摄的近
300 幅图片制作成课件，里面既有
百鸟齐飞、野兽成群、大湖安澜的动
人场景，也有草原退化、鸟儿哀鸣、
羚羊受伤等令人警醒的画面。20 多
年来，他带着这些课件从青海的中
小学讲到北大、清华等知名学府，从
小区街道、牧区帐篷讲到科研院所、
机关单位，公益演讲累计 600 余
场，并受邀登上了“中国国家地理大
讲堂”。2017 年 5 月，葛玉修应邀在
北京大学作了“不做侵略的摄影家”
的演讲，演讲视频在互联网获得了
超过 197 万次的点击。
　　“生态环保的理念需要传递，
只有引起公众关注，才能让更多人
对野生动物更好地保护。”葛玉
修说。
　　如今，已退休多年的他，仍没
有停下生态摄影的脚步。他常常扛
着十几斤重的摄影装备，出现在高
山、草原、戈壁、湖泊。“我的镜头依
然在静待野生动物的造访。能与自
然融洽地相处，这是一件很幸福的
事情。在拍摄鸟儿的时候，我似乎
能 听 到 它 们 在 为 我 歌 唱 … … ”
他说。

    葛葛玉玉修修，，人人称称““青青海海湖湖

鸟鸟王王””，，也也是是““中中华华对对角角羚羚代代

言言人人””。。他他从从事事生生态态摄摄影影 2277

年年。。深深入入青青海海湖湖 220000 多多次次、、

三三江江源源 2255 次次、、可可可可西西里里无无

人人区区 1155 次次，，这这是是他他多多年年来来

生生态态摄摄影影的的““行行程程单单””；；掉掉进进

冰冰窟窟窿窿、、遭遭遇遇狼狼群群、、陷陷进进沼沼

泽泽地地，，历历经经艰艰险险拍拍摄摄的的近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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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片 ，，是是 他他 摄摄 影影 生生 涯涯 的的““成成

绩绩单单””

　　　　在在他他眼眼中中，，青青海海湖湖的的鸟鸟

是是有有灵灵性性、、有有情情感感的的。。在在他他

的的镜镜头头中中，，黑黑颈颈鹤鹤形形态态优优

美美、、棕棕头头鸥鸥目目光光如如炬炬、、大大天天

鹅鹅优优雅雅高高贵贵、、小小斑斑头头雁雁呆呆萌萌

可可爱爱…………

图图 11：：葛葛玉玉修修拍拍摄摄的的青青海海湖湖鸟鸟岛岛美美景景。。
图图 22：：22000077 年年 55 月月 11 22 日日，，葛葛玉玉修修在在查查看看普普氏氏原原羚羚生生长长状状况况。。
图图 33：：220011 11 年年 11 月月 2233 日日，，葛葛玉玉修修在在青青海海湖湖畔畔拍拍摄摄。。
图图 44：：葛葛玉玉修修拍拍摄摄的的野野牦牦牛牛。。
图图 55：：葛葛玉玉修修拍拍摄摄的的可可可可西西里里藏藏羚羚羊羊。。
                                （（图图片片均均为为受受访访者者提提供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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